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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现实的区别之一，即在

于它的“理想性”。“儿童文学的理

想性”，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包含

多个维度：理想态的儿童文学、儿

童文学的理想主义、儿童文学的美

学理想等。本期刊载萧萍与左昡的

两篇文章，均选择从我国当代儿童

文学的典范创作破题，切近对儿童

文学基于文学整体视野观照下同

中有异的“理想性”阐发，并以不

同的侧面强调了中国儿童文学、

东方童年美学独立的立论价值与

“建构”意义。萧萍与左昡，均为科

班出身的儿童文学博士，又同样

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成果斐然。基

于这样双重身份的“理想性”探讨，

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辨，也触发形而

下的启示。

——崔昕平

身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儿童文学出版者，

在讨论“今天如何看待儿童文学的理想性”时，我

想谈一谈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建构可能

性的一点思考。

首先，就儿童文学的理想性或理想的儿童文

学来讲，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儿童文学作为一种

文学样态，具有其独特的生长性，也就是建构性

的可能。

回望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伟大作

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中的每一个在当时都具

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异质性。在《海的女儿》之前，

没有一个童话像这样优美、深邃而忧伤；在《爱丽

丝漫游奇境》之前，没有一个童话像这样疯狂、智

慧、神奇；在《玛蒂尔达》之前，没有一个儿童故事

像这样反叛、勇敢、坚定；在《长袜子皮皮》之前，

没有一个童话有这样自由、欢乐却又细腻动人的

人物形象；在《彼得·潘》之前，也没有一个童话给

童年下过如此浪漫、诗意而又温柔、独特的定义；

还有像《毛毛》那样的哲学思考，像《大盗贼》那样

的幽默风趣，像《不老泉》那样的震撼有力，像《姆

咪谷的故事》系列那样清新自然，像《哈利·波特》

系列那样充满勇气和信念……我们已经拥有说

不完、读不尽的儿童文学经典与佳作，那么，今天

继续来讨论儿童文学的理想性，或者说理想的儿

童文学，还能讨论些什么？我们仿佛站在巨人的

花园里，属于我们的那片天空，因为巨人们密密

麻麻的身影，被遮挡得好像愈发难以捕捉。

幸而，儿童文学本身强大的生长性，给予了

中国儿童文学广阔的建构性可能。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有看起来差不

多的儿童和实质上完全不一样的童年。在全球一

体化、扁平化、都市化的当下，我们却仍然可以在

千差万别的童年样本中发现时代的变化，国家、

民族、地域及文化背景的差异，都隐秘地投射在

近似永恒的“童年成长”进程里，散发着各自独特

的光彩。我们需要能够更加准确地击穿时代、直

抵永恒的儿童文学，一种更为理想的儿童文学，

属于中国的儿童文学。

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为第

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曹文轩的作品与其秉

持的美学风格总是时不时遭到来自业界内外的

质疑——这是儿童文学吗？这是写给儿童看的儿

童文学吗？作品里常常浸润着的苦难、悲悯、孤

独、忧伤，大段大段铺陈开的、从写作技艺上来看

极为讲究的风景、动作和心理描摹，空旷的、抽离

的、诗意的、晕染而出的美感，是儿童文学可以

有、应该有、能够有的吗？

以作家的角度而言，曹文轩对选择的创作道

路持十分坚定而执拗的态度，从第一部长篇小说

《山羊不吃天堂草》，到《草房子》《青铜葵花》《细

米》，再到获奖之后的新作《穿堂风》《蝙蝠香》《萤

王》，在美学风格上一脉相承，同气连枝。他曾经

多次自称为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其儿

童文学作品与世界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相比，无

论是美学风格、语言气质，还是故事节奏、童年精

神，都可以说其“不同之处”多于“共通之处”。然

而，国际安徒生奖选择的却正是这个不典型、不

一样的中国作家。影响获奖的因素很复杂，但必须

承认，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是建构性的，他为世

界儿童文学奉献出来自中国的儿童文学美学风

格，用这种艺术风格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过去

的童年、当下的童年、幻想中的童年，却无一例外地

沉静、雅致、清远、感人肺腑，打动人心。

令中国儿童文学界振奋的，不仅仅是曹文轩

获得的认可，更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学习、跟随、

模仿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创作风格数十年之后，

终于以建构性的美学风格获得的认可。这意味着，

在未来，不仅是曹文轩，也许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队

伍中为数不少的真正拥有建构性美学风格的作家

们，都将有获得国际认可的可能。儿童文学是一种

独特的文学样态，它聚焦于童年时期的生命姿态

和心灵体验，拥有相对独立的、奇妙而丰富的书

写场域，从而具有广阔而充满建构性可能的生长

空间。

再谈一谈中国儿童文学建构性美学风格的

生成可能。

中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的建构性发展，不是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要想接近乃至抵达儿童文

学的理想之地，必须要沐风浴雨，脚踏实地，如同

植物生长一样，历经寒暑，叠积岁月，方能屹立成

材。

栉风沐雨，指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

作家们，需要接收来自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文

学与儿童文化的熏陶和滋养，眼界开阔，心态开

放，姿态端正，不卑不亢，勤勉学习。刚刚过去的

10年，被誉为中国少儿出版的“黄金十年”，在这

10年里，除原创儿童文学逐步成长、渐成风景之

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引进中国，可

以说，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经典

的还是当代的，几乎都能够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

看到。有的引进版图书，已经实现了中国与作家

所在国家的同步上市；有的外国作家，已经开始

直接和中国的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写作，在中国

首发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与外国插画家的

合作，也从最开始机缘巧合的偶发亮点，发展到

现在可借助插画平台轻松实现的常规操作；还有

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活动纷至沓来……全球化

发展为少儿出版业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成长空间，

同时也为中国儿童文学写作者提供了优良的阅

读、学习和交流环境。在广采博纳的基础上，去追

求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推陈出新，尝试对“永恒”

的童年做建构性的、独特的表达与思考，这是中

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建构性发展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阅读、学习和交流，是基

础，而非目标。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阅读、学

习和交流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构性地创造，而非

简单地重复、借鉴和模仿。事实上，作家创作的文

本是否具有建构性，是检验儿童文学是否优秀的

重要标准。我们在做判断时常常会因为儿童文学

里“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标准而左右摇

摆——儿童性较强的作品，往往质疑它文学性太

弱；而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又会质疑它的儿童性。

这样的摇摆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少有益处，久而久

之，儿童文学会失去基本的判断标准，最终形成

被市场裹挟、由利益驱动的评价体系。

而若以是否具有建构性作为判断标准，或可

更为清晰地来判断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种儿

童文学创作的真正价值：人物是否与其他作家笔

下的人物雷同？创作是否有独树一帜的追求？这

些看似简单却直抵创作本质的问题或者更加容

易辨识和得出答案。

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建构性发展，如果说

“栉风沐雨”是基础，“脚踏实地”则是核心。中国

儿童文学源自中国这片土地，讲述的是中国的童

年故事，广袤丰饶的中华大地为中国儿童文学作

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和创作灵感。

曾有人质疑曹文轩的作品里为什么有那么

多的苦难，他的回应是，“看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就知道，我们本就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在那

些淡去不久的童年里，中国的孩子们曾是战争的

受害者，是饥饿的儿女，是穷苦的后代，这些都是

真实的记忆，这些故事里面所封存的正是属于不

同时期中国孩子的真实情感。而黄蓓佳创作的

“五个八岁”系列（又名“中国孩子”系列）则直接

以百年中国史上5段不同历史时期的5位8岁孩

子为主人公，讲述了从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世纪以

来中国孩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际遇。张之路创作

的《吉祥时光》则把眼光投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48年到1953年，以充满温情的笔调讲述了北

京男孩吉祥的童年故事。此外，还有肖复兴的《红

脸儿》、赵丽宏的《童年河》《渔童》、李东华的《少

年的荣耀》、翌平的《野天鹅》、薛涛的《满山打鬼

子》、殷健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野芒坡》、史雷

的《将军胡同》、王苗的《落花深处》等，都选取不

同时期的近代中国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不同历

史阶段中国孩子的故事，建构性地以儿童文学的

角度，共同构建起一幅给孩子看的中国近代发展

史文学图景。

除了历史的纵深维度之外，这片土地还提供

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丰富多彩的横向维度。常新港

的《我亲爱的童年》、阿来的《三只虫草》、薛涛的《九

月的冰河》《白银河》、李秋沅的《木棉·流年》、黑鹤

的《驯鹿六季》、王勇英的《火灯钓蜂》、洪永争的《摇

啊摇，疍家船》《浮家》、唐池子的《花湾传奇》等，都

以独具气韵的地方文化作为故事底色，建构性地

为中国儿童文学奉献出了质地独特的作品。

在选材的多样性之外，更为可贵的是中青年

作家以中国文化源流为基础，融合多元文化，在

儿童文学美学风格上做出的建构性努力。如沈石

溪糅合传奇话本与动物知识的中国式动物小说，

彭学军贯通历史沉淀和当下儿童生活的《森林里

的小火车》《建一座窑给你》，萧萍融合小说、随笔

和诗歌三种形式为一体的《沐阳上学记》，陆梅以

风格奇崛的时空交织与《安妮日记》成为互本文

的《像蝴蝶一样自由》，孙卫卫朴稚冲淡、饶有童

趣的《小小孩的春天》《爸爸小时候》，汤汤结合民

间传奇和精灵故事的《水妖喀喀莎》《雪精来过》，

小河丁丁承袭汪曾祺、沈从文一脉文风的《水獭

男孩》《丑婆》，马三枣以寺庙生活为基础的“禅意

儿童小说”《溪山雪》《鸟衔落花》，周静糅合童话

元叙事和现代笔法的《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很久

很久以前，地球刚刚长大》等等。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建构性美学风格的

生成是有可能、有空间、有土壤并值得期待的。时

代呼唤着更多“不一样”的儿童文学作家，呼唤着

更多独具建构性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只有这样

的作家越来越坚定，这样的作品越来越精彩，中

国儿童文学才会越来越趋近于理想的儿童文学，

才能够越来越多地获得来自童年读者和曾经的

童年读者共同的喜爱和尊重，并真切地书写出属

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所有童年的心灵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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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想性：一份来自中国作家的实践性阐释
——以金波及其作品为例 □萧 萍

坦率地说，即便老黑格尔在《美学》里早已提出关于“最高的艺

术”的论断，也就是关于艺术理想性的表述为如下阐述：“使外在的事

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使外在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

现”，并呈现“和悦和静穆的气象”。我依然认为，在今天的时代重新探

讨文学的理想性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尤其是那些千百年来照耀

一代一代人成长的儿童文学，它们除了文学原理中阐释的内容和形

式的完美统一，又是如何展示不倦的艺术探索、审美以及人类无边的

精神世界与思想的呢？

本文力图通过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创作实践，来思考与梳

理儿童文学理想性，希望这一探寻和阐释本身既是一种建构也是一

种追随，是“光荣的荆棘路”上无限接近儿童文学艺术理想的天

空——也希望以此向我尊敬的中国儿童文学前辈致敬。

理想的儿童文学源于宁静悲悯的内心、万物有灵的宇宙观，源于
对自然的爱与珍惜，其理想性表达是所有生命之间相互欣赏与融合
的和谐之境。

我一直认为专门为孩子写作的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体质和心灵

都敏感多思的一群人，他们在万物中隐藏自己的成人身份，于果实与

荆棘中匍匐身姿保持童年感官与思维直觉，去读取和遇见大自然中相

似的灵魂和心跳——而这种信仰与直觉在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泰勒、

弗雷泽、冯特以及皮亚杰们那里早已有足够的理论发现和支持。我更为

在意的是，对于儿童文学作家而言，或许大自然的意义更在于，她将其

神秘博大的身影贯穿于他们的生命历程，引领作家们探索主体与客体

而获得内心觉醒的动力，从而将这一能量浸润在他们的写作之中，使作

品与人格都获得美好与提升，向着理想性的境界无限接近。

写下“追踪小绿人三部曲”的金波曾经无比感慨：“我从小就有一

个很奇特的想法：人世间的一切究竟有多大呢？比如人，真的是这么

高吗？会不会是我们的眼睛的错觉呢？那时候，我记得听大人说过：

‘牛眼看人大，鹅眼看人低’。所以，牛虽身大力气大，却怕人；鹅虽身

小力气小，却啄人。我们的眼晴看世界，会不会把一切都放大了呢？我

多次和同学讨论这个问题，都没找到答案。”

金波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了他不倦写作儿童文学60余年的理由：

怀有悲悯和谦卑之心，在自然万物中寻找生命的奥秘与答案。只有永

不枯竭的好奇心，才能和有灵的万物相遇，感受天赐的灵感。一直被

金波视为自己“童年的对应物”的“树”，这个意象在很多诗歌里都出

现过，包括散文集《和树谈心》、长篇小说《婷婷的树》等，与其说是生

活中的大树给了金波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不如说他以敏感之心沉

浸于宇宙万物，去聆听、去爱、去不断发现与丰富树的形象，并在思考

中将它“上升到文学的审美层次”。

而另外一个和树息息相关的“小绿人”形象，说来也巧，起初是从

班马的《绿人》画报那儿获得震动和启发（金波误以为班马的《绿人》

画报是科学纪实杂志），加之报纸上一份报道科学家发现小绿人的消

息，很受鼓舞冲击，于是幻想而诗意的“小绿人”形象，成就了金波写

作生涯里独具特色的童话三部曲——这个具有中国气质却又有着世

界意义的形象，让孩子们爱不释手，再三要求希望续写故事，如果读

到最后一本《我们都是小绿人》，面对无处不在的亲密与欢乐之歌，面

对有灵的、万物交融的生命和谐与美好，你是否会忍不住真心慨叹：

“现实和幻想交织出恍惚之美，大爱大悟，让孩子们不仅得到文字的

享受，更幻化出万物有灵万物有爱的天真、慈爱与恢弘的境界。”

而写尽儿童纯真的好奇与探索心，在珍惜与交融中体悟万物和

谐的文学与人生理想——金波和班马、韦伶伉俪因为“绿人”而结下

忘年友谊，在他们各自创作实践中，形成和谐而奇异、南北呼应的“绿

人”现象，这是否也是另一种文人理想？

儿童文学的理想性包含写作者对现实中人性普遍经验的深刻领
悟和把握，包含“真正的英雄主义”的轻盈之舞，更包含不可复制的美
的在场。

我特别认同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无论对于人生还

是对于艺术都具有透彻的指引。如果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也看成

这一“英雄主义”的实践者，那么他们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并以童心、智

性和仁慈重新定义生活的人，就好像《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中那只猫

寓言般的生命轮回，也仿佛《小王子》里孤独壮美的44次日落时光。

而如何将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与寓言，不着痕迹地体现于儿童文学

的幻想、天真与趣味中，这是文学实践中“重与轻”的千年（文学备忘

录）难题，也或许，这也是儿童文学无限接近理想的可能性通道。

如果按照字面理解，金波的作品很难让人联想到“英雄主义”这样

重大的词汇，连他自己都说“喜欢微小的事物”，但正如一沙一世界，金

波的《乌丢丢的奇遇》以深刻的哲学内涵、以一唱三叹的轻盈诗意，用童

话手法写尽了一个渴望完美的孩子的生命成长历程，以及一位老人在

生命暮年对于人生的追忆、怅惘与思索——那是洋溢着童心与诗心的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东方式的童年关怀与慈爱，温暖敦厚，哀而不伤。

这里还想特别提到2007年的北京八里庄，我曾经有幸在鲁迅文

学院聆听金波朗诵和讲解他刚刚创作的新诗《一只猫引领着夜散步》。

十多年过去，那个课堂依然清晰得发亮，我甚至依然能听见自己怦怦的

心跳和教室里轻轻的呼吸：金波讲述在公园的小路上和猫偶遇的瞬间，

讲述那一刻万籁俱静，一个人和一只猫在深沉宁静的夜色中心意相通，

一前一后——有形的猫、无形的夜、默默的人，一切自然妥帖仿佛神来

之笔，洗练的文字与相配的韵律起伏，每一步抬起都仿佛要踩在遥远的

星星之上，而落下去却发现充满无限结实的人间气息……

这首十四行诗像金波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没有高大上的主旨和强

烈的情节线索，却像闪电一样击中我的心——宁静神秘、蕴含欢喜，素

朴与屏息的等待，狂放的想象心情，在不经意中欢蹦乱跳的句子早已自

动滚落，每一根文字的骨头都好像散发出温存、诗意和清香……这一

刻是属于艺术的神圣与理想时刻，是儿童文学对人性普遍经验的深刻

领悟，是瞬间凝成的、不可复制之美——就像博尔赫斯所说“音乐、幸福

的情绪、神学、刻有时间印痕的脸、某些傍晚与某些地方”。

理想的儿童文学包含儿童文学创新精神，其理想性既渗透在对
传统写作技巧的传承，更显现于写作者对于形式不断探索的自我照
亮与超越中。

儿童文学的理想性始终包含着儿童文学创新精神，写作者对于

儿童文学不倦的探索，为着内心的写作梦想而竭尽全力。这一点其实

和孩子对世界的探索过程非常相像。儿童认知过程中，颠覆与重建是

学习的核心要义，在孩童世界里游戏和实验犹如双生子——没有先

验的束缚，少有条条框框的捆绑，用孩子般的眼睛打量、定义和组合

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儿童文学天生就该是先锋和实验的艺术。这

种不拘一格的颠覆力量“反而动之”的求变思维，在本质上也是艺术

发展的原动力所在。

历史上十四行诗发展就是这样。起初这种欧洲的抒情诗体流行

于14至16世纪，传入英国后，莎士比亚打破原有诗体的惯例，而独树

一帜成为英国十四行诗的最典型代表，被称为“莎体”。尽管我国在上

个世纪初就有诗人把十四行变体于历史叙事诗的尝试，但是将儿童

诗歌和十四行诗结合起来，金波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屠岸先生曾

经在文章中真心赞赏：“十四行找到了金波，金波发现了十四行。我孤

陋寡闻，还没有读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儿童十四行诗。如果真的没

有，那么，金波的创作在十四行诗史上又是一次世界范围的突破。”

读过十四行诗歌的人都知道，十四行的韵脚苛刻严格，形式感极

强极严谨，写十四行的人常常戏称写作过程就是“戴着镣铐跳舞”，连

最天才的诗人济慈也抱怨过被“甜蜜的十四行套上枷锁”。可是在金

波看来，他似乎从来就没有镣铐只有舞蹈：“有意思的是，我写儿童十

四行诗歌反而让我获得了一种自由。”这种舒展与自如，与其说金波

洞悉了十四行诗歌和儿童诗歌之间的秘密通道，将自己“儿童诗歌是

声音的艺术”的观点身体力行，不如说他用创新的儿童文学精神交出

了创作答卷：“（十四行诗）如果按照他们（西方人）押韵的方法，读起

来就不是中国韵脚的习惯。唐诗一二四行押韵，或者是二四韵，而十

四行诗是跳行的押韵，读起来就会感觉没韵了……我的创作遵从中

国韵脚的习惯，创新为第一段的新的韵脚为 AABA，第二段是

BBCB，我用上一段的第三行作为（下一段）韵脚，第三段韵脚是

CCDC，第四段就用DD。这样读起来就是汉语的感受，符合中国的欣

赏习惯。”

《乌丢丢的奇遇》中的序诗部分，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儿童十

四行诗。特别要提到的是金波在这部作品中的艺术创新，不仅仅表现

在童话和诗歌的完美交融，更表现在14个章节序诗与尾声的环环相连

形成的花环体。其难度之高、旋律之妙，不着痕迹一气呵成，尤其是融于

其间的音乐性，让读过的老师和孩子们过目难忘，以至于有一所学校的

孩子们萌发出强烈的创作激情，他们反复研读、朗诵金波诗作，开会讨

论，最后集体创作出属于自己学校的花环诗——“每句十二字，每首十

四行，十四首诗歌，首尾相连，最后的《尾声》由每首第一句汇成……”

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形更让人激动不已的了——真切点燃孩子发

自内心的创作和想象激情，它不仅仅是儿童文学的巨大魅力，更在于

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写作者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执著的追求、独一无二

的创新、以及文学的初心与理想。当这一切包含在稚嫩的童声十四行

诗朗诵中，谁能说文学的理想性不在一个中国诗人对于世界儿童诗

坛贡献中？

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每一个写作者远方的雪山，其理想性的光耀
不仅仅来自圣山的高度，更来自低地的崎岖丈量：既是在一寸寸“写
作实践中发现全新的自我”，也是登顶时刻的返璞归真。

说到成年人心中的儿童世界的边界与深度，除了广袤无边、迷人

变幻这些形容词，我还想用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两句诗来形容：“我

曾一次次迷失在大海上/就像迷失在某个孩子的心里”。理想的儿童

文学高度，我想没有什么比喜马拉雅山峰更贴切的比喻，而大抵人们

去往雪山的朝圣，除了追随信仰的决心勇气，恐怕更为重要的是一种

坚持的力量。对于儿童文学写作者来说，真正的卓越或许是作品之外

的思考与沉淀，是终其一生阐述与文学相遇与童年相遇的生命意义。

帕斯在评价博尔赫斯时用“玄学的气质”来形容这位“作家中的

作家”，如果有人也要我用词来描述金波，我只会用“金波爷爷”这四

个字。因为“金波爷爷”这个称谓，在孩子们心中、在儿童文学界，已经

超越了传统的长辈称呼含义，而成为一种人格魅力符号，一种慈心善

意，一种有着中国式温良恭俭让的性情，一种笃信“美就是真，真就是

美”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古典气质——“金波爷爷”，一声再

简单家常不过的称呼，从一定意义上说，却是孩子们对他在60年里

不间断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褒奖。

“当自己的生命和儿童的生命相融合时，便是走进了一种新的境

界。”金波如是说。他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诠释着这样的和谐之境，

正如树的年轮是时间的自我发现，当智慧和岁月与儿童生命合二为

一，童年的审美力量所具有的、经历了繁复人生后的欢喜与返璞归真

的境界——一颗天真之心与一颗包容之心，从尘世里高高升起，默默

照亮四周。

诗人济慈说过：“世上的鲜花会相继盛开，壮丽而不朽的事会接踵

而来。”正如很多世纪以前他写下《希腊古瓮颂》，伟大的诗人和光辉时

代一去不返，而留下来的诗歌在人间闪耀经典文学理想性的光芒。读金

波的很多作品常常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济慈，想起济慈诗里舒展的

自然万物，想起富有音乐性和节奏的诗行，想起激情、想起克制，想起济

慈那句著名的“诗必须写得像树叶长在树枝上那么自然”。

那些“树叶”终将获得自己的命运和理想，对于写作者而言，作品

的理想性和生活的理想性不是冲突而是和解，而那些“隐藏在时间褶缝

里的事物”被诗意照亮，不过是这人间尘世对于内心生活的最高理想。

让我们在金波素朴的生活文字中，回归文学中最脆弱也最伟大的感性，

那是儿童文学作家向往的理想之境，如同纪伯伦所说“最深处的宁静”：

在落日的余晖中，我静静地坐在摇椅上，双眼微闭，听窗外鸟啼。

我知道，窗前有玉兰花正开，枝头有鸟在叫。忽然，我听见有孩子在朗

诵诗，那是与鸟啼和鸣，与花香相融的声音。读诗的声音很美。此时，

天色向晚，一切渐暗，惟有孩子读诗的声音，让我聆听，不胜低回……

中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的建构性可能
□左 昡


